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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们一起打开女兵档案

一个女兵一台戏。一个女兵一段历史。

对每个女兵来说，写好自己当兵的历史，就无悔于青春

花季，就等于参加了军旗的传递。换句话说，写好了自己当

兵的历史，就可以写好女兵的历史。

仰望军旗，女兵们激动不已，总会忆起军史上的第一支

女兵连队：从雪山草地，到祁连山下；从抗美援朝，到今日军

营⋯⋯

许多年过去了，今天回过头向后望，女兵的历史充满了

传奇和浪漫，无数女英雄的故事，成为永远的光环和火焰。

从历史的制高点展望，女兵的价值和作用十分重要。

女兵的意义本身，就是向世界宣布，中国女性是伟大的女

性。

因此，珍惜当兵的机会，在军营认真服役，是每一个女

兵的口号和誓言。

正值花季的年龄，一颗女儿心便感受了军队的洗礼，这

正是一种人生的播种。在绿色的四季里，她们不断成长，成

为有用人才。她们知道了和平的真谛，人生的真谛。由此，

她们力量无穷，战无不胜；由此，军旗的传递更有历史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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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又一代，女兵们站在军旗下抒怀咏叹。绿色风流

和浪漫年华，是她们必然的经历、生命中最动人的乐章。

一代又一代，国史上写满了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女兵

姓名，我们读到了民族的希望和妇女的希望。辉煌，属于每

一个军旗下的女兵。

一代又一代，后人们会感悟出女兵的闪光点和悲壮音

符。历史，让女兵走向新的驿站和出发地。

我们向女兵感悟什么？

女兵的感悟是什么滋味？

女兵的梦中有什么情节？

这些，无需回答，只要你静静地认真品读、交流和体验，

便会找到所有的答案。

让我们一起走进女兵世界。

让女兵的历史告诉我们：女兵伟大！

女 兵 之 花 为 何 这 样 红

调教女兵是一门学问。

一位女连长曾感叹女兵难带。半年后，她又说，只要掌

握了带兵学问，女兵个个都好带。

女连长的话讲到了点子上。

是的，女兵比起男兵，是有一定的管理难度，但你只要

用心去带，就会调教成功，而且个个成为好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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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带好女兵？女连长介绍了一些经验

“如今的女兵，个个都是娇娇公主，因为女兵招收比例

少，能够来当兵的大都有一些背景，加之改革开放的年代，

女孩的思想活跃，因此，在管理中难度甚大。要想带好女

兵，必须爱女兵，当好兵姐姐，知道女兵在想什么，要能够说

服她们⋯⋯”

女连长的话对我们有以下启迪：

一是爱女兵才能成为真正的带兵人。十分爱心加十二

分真诚，乃带女兵之要诀。

二是要运用心理学，根据女兵的特点来指导她们的生

活。

三是要用知识和魅力征服她们。

四是为女兵创造成才的条件。

五是不计较女兵的方式并且不嫌弃犯错误的女兵。

凡此种种，只是抛砖引玉。关于带兵之道，还需不断探

索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你了解了女兵，才会爱护女兵，才

能指导女兵，从而拥有一批优秀的女兵。

关于带兵之道，虽是老生常谈，但却常谈常新。因为新

时代的女兵需要新的带兵人和新的管理方法。

说调教，显然是不合适的字眼，在此只是强调带女兵之

面对小公主们往往无计可施难 。不过，随着女兵素质

变化，调皮的和不好管理的女兵，终归要走好自己的正步，

不好调教之说，将成为过去的一页。

一位将军说，真正的好女兵往往是调教出来的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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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营天地宽广，真正的大雁，真正的高山之花，终究要

大放其声，大放其彩的！

女兵们，请听教官的命令

立正，向前，跑步走！

女 兵 的 经 历 终 身 辉 煌

记忆里，有许多女兵的面孔。

她们不外是话务员、卫生员、机要员之类。在花一样的

年龄里，她们走入军营。她们的名字分别是：晓锦、爱玲、彩

琴、惠芳、丽丽、淑君⋯⋯很好听，很亲切。认识她们，很幸

运。

春天，部队机关进行队列训练。女兵方队向我们走来

了，清一色的戎装，脆生生的口号声，齐刷刷的脚步声。青

春的姿容像抒情的诗行，让军营充满了勃勃生机。

夏天，女兵们像放飞的花蝴蝶，一身夏装勾勒出姣好的

身影。她们笑，她们唱，她们闹，她们跳⋯⋯军营因为她们

的存在而显示出一种雄风柔情。“八一”军旗下，放飞一群

彩色的音符。

秋天，正是收获的季节。女兵总会为军营捧回一个个

奖杯。她们在岗位练兵活动中尽显风流，以女兵的风韵写

就绿色诗意。

军营似乎没有冬天。在女兵花一样的脸庞上，充满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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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太阳的渴望。雪花中，你看到的是庄严与神圣的雕像。

晓锦是一位老军人的后代。那年，她在“五四”联欢晚

会上唱了一首父亲当年唱过的老歌，节奏铿锵，长征豪情油

然而生。

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她说，她想上战场。时值 。她

写了一份血书，还附了一首小诗

“身在女儿列／心比男儿烈／女兵上战场／只为保国防

”

后来，她真的去了战场。半年后，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

（女兵王晓锦成为战地救护之花》。她在南疆的动人事迹，

读来让人心头一热。

丽丽是一位女放映员，工作平凡，却有不平凡的业绩。

那年冬季，部队巡逻放映，线路长，网点多。她一个月下来，

竟然制作 余场。人累了 多幅幻灯片，增加放映场次

垮了，却获得了“军中彩虹”的赞誉。

惠芳在女兵大比武中荣获射击第一名⋯⋯

彩琴在抗洪救灾中英勇献身⋯⋯

为此，一位部队作家写了一首《女兵》赞美诗“；钢铁的

队列添几丝以柔情／以虹的奇观潮湿世人的感觉／感谢你们

把英雄乐章／汇入和平的阳光／读一读女兵的故事／在世纪

的新春享受诗情。”

十多年后，这批女兵战友一起聚会。她们有的担任了

部队领导工作，有的转业在商界成为女强人。战友相聚，忆

及往事，她们忽而哈哈哈大笑，忽而抱头失声。青春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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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人难以忘怀，往日的误会使人更加珍惜友谊。

在回忆中，女兵们眼睛湿润了。

她们看到了一片绿色的树，看到了自己的逆光照，看到

了长城上的那一派生机。

青春无悔！女兵的经历终生辉煌。

今日之军营，女兵的方阵正在军旗下向着明天疾步迈

去。我们由衷咏叹

女兵，明朝属于你们！

时 代 呼 唤 女 兵 英 雄

参观了一次女兵老英雄展览会，不少人对战争年代的

女红军、女八路的英雄事迹，感受十分深刻，尤其是长征路

上的女红军王泉媛的真实故事。

从战争年代开始，军中出现了无数女英雄。战争没有

让女人走开，而是以女兵的生命换取了革命的胜利。今天，

在和平年代里，虽然远离了战火硝烟，然而，随着现代化科

技含量的增加，女兵的地位将在军中日益增强。虽然环境

改变了，但女兵的绿色风流依然光彩照人。

一位作家感叹：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日女兵。

是啊，在女兵独特的风景中，我们可以读到崇高与伟

大，可以看到青春之花的成长过程，在一片雄风柔情后面，

女儿之心如诗一样感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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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一代女兵放弃了优裕的条件，主动来到生活艰苦的

兵营奉献青春，在部队各条战线和岗位上尽职尽责，成为部

队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，不少人功成名就，填补了许多科技

空白。然 女英雄，这个变化而，要 女兵知道，女孩

是多么艰辛漫长啊！

时代呼唤女兵英雄。

女兵英雄是时代的产物。

寻找女兵英雄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生感悟。

现在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在平凡的女兵群中，就有无数

默默无闻的英雄。她们的事迹，会令你泪流满面。

英雄与献身并非男兵的专利。在和平年代，女话务兵、

女军医、女护士、女卫生员、女炊事员，一样会写就英雄乐

章。问题是，我们必须学会寻找和倾听。

可惜的是，我们的文学画廊还不够理想，女兵形象苍白

无力。这决非仅仅属于创作技巧问题，而是视野和生活不

够深入，思想观念不够解放。我们渴望有一部中国的女兵

人物谱，让后人传诵。

女兵形象应该在时代画廊大放异彩。

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，女兵英雄永远是鼓舞人们的

旗帜。

女兵英雄花将在军营争奇斗艳。

（白虹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黎侠：关东俏丫头大闹灯会

“慢点儿，慢点儿！”黎侠摇下车窗，对司机说。

车慢下来了。黎侠满目悲情，遥视着街对面那座庄严

雄伟的白色建筑，心里荡起如潮的痛楚。那座建筑是哈尔

滨闻名遐迩的东北烈士纪念馆。建馆数十年来，前来参观

的数以百万计。但是，作为本省省长的夫人，又在白山黑水

之间奋斗了几十年的黎侠，却从未走进过这里。她不敢走

进去，她怕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，只能在路过时遥遥地注视

和瞻仰。在她的心目中，这座建筑是用她目睹的血和泪凝

铸的，这里就是亲人的墓地。因为依然生息、呼吸在这里的

烈士大都是她情同手足的战友。

此刻，白发如雪的黎侠（原为石家庄劳动人事厅顾问，

其丈夫李范五生前曾任黑龙江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）默

然坐在透窗而进的夕阳里，沉入遐想。她中等个儿，眉目清

秀，一笑嘴便弯成月芽儿形，十分动人，想来年轻时一定是

个俏丽的姑娘。惜乎“文革”中眼睛受伤，现在戴了一副度

数很大的眼镜，平时借助放大镜才能阅读书报。这会儿，她

靠在沙发上，谈到当年那些战友时，她神情黯然地对我们

说，在那种残酷的年月，像我这样能够活下来的是极少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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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留下名字的烈士也是极少数，更多的是没能记下名字

的死难者。人愈到老年愈愿意回忆，多少次她下决心，想回

东北，想走进那座烈士纪念馆，看看她所熟悉的那些战友的

面容。但每次她都望而却步，她怕自己一进去，那巨大的悲

痛就会把她打倒，淹没，碾碎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关东山河变色，日寇横行，伪军作伥，

群匪蜂起。

那是一个死冷死冷的大冬天，积雪过膝，冻云欲裂，井

壁上结了厚厚的冰。日本鬼子和伪军包围了宁安县一个村

落，疯狂的大屠杀开始了。数十名被怀疑有抗日嫌疑的青

壮年挨个儿挑了出来，用绳子串在一起，拉到村子的晒麦场

穿马靴、戴礼帽的翻译官挥动着手枪狞笑说，他妈的你们不

是不服天朝管吗，今天皇军要大开杀戒，把你们全部枪毙。

不许你们喊反对皇军的口号，谁要是喊一声，皇军就把全村

人都杀掉。

早已架好的机枪吼叫起来，那些男人被打得血肉横飞，

一个个像草捆一样，横七竖八倒在血泊之中。为保护全体

村民的性命，所有死难者只能咬住牙关咽下满腔愤怒，默默

倒下。两个日本鬼子从村子后头的树林里，搜出一名年轻

的孕妇，奸污之后，把她剥光拉到全村人面前，高吊在树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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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用刺刀刨开肚膛，把血淋淋的胎儿高挑在空中转圈儿

摇晃。

沉默的村民中，一个小脸脏污、却掩不住眉清目秀的小

女孩惊惧地闭上眼睛，紧紧攥住父亲的手，指甲深深抠进父

亲的手心。父亲用另外一只手死死捂住她的嘴，生怕女儿

喊出声惹下大祸。

那时她叫黄晓英，后来改名黎侠。 岁就在这一刻，

的她被仇恨滋养大了。

小黎侠出生于一个农村中医之家，母亲早亡，父亲和奶

奶对她百依百顺，十分娇惯，养成她天不怕地不怕的火爆性

格。女孩子本来是不许读书的。二爷是大地主，有个淘气

儿子不好好念书，只好让黎侠做陪读，还由她替做功课。可

惜好景不长，皇军来了，书不能念了，小黎侠只好整日在村

里村外疯跑。她眼睛尖，只要地平线、青纱帐那边腾起一片

烟尘，就知道是鬼子的马队来了，她赶紧用乡间土话大喊：

“快跑日本啊！”

村民们便牵牛赶猪，蜂拥着朝山里乱跑。

那时“胡子（”土匪）也多起来，成群结队，聚啸山林。这

些家伙号称是“抗日队伍”，见了零星鬼子也真打，可干得最

多的是到村里祸害老百姓，打家劫舍，奸淫烧杀，“绑票撕

票”。因为他们常自欺欺人地戴着“不扰民”的袖标，老百姓

就管他们叫“不饶民”，说他们是“杀精粉，骂白面，打老太太

要鸡蛋”。

“胡子”说的全是黑话，管大便叫“甩瓤子”，管饺子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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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漂瓤子”。一次天刚下黑，一帮“胡子”涌进小黎侠的家，亮

出刀枪家伙，嚷嚷要吃“漂瓤子”。父亲没听懂，气乎乎的小

黎侠冲口就说，他们要吃“甩瓤子

一个“胡子”瞪圆了一双凶眼骂道，妈拉巴子的，敢埋汰

老子！一抬脚把她踹出老远，后脑勺磕在门框上，生疼。小

黎侠一蹦而起，小狼似地猛扑过去。哧啦一声，她竟把那个

“胡子”的袖筒撕下一截。周围的“胡子”们哈哈大笑起来，

说这疯丫头挺冲，等长大了，拉去给咱们做压寨夫人，准能

当个好样儿的女“胡子”头儿。

春去秋来，一向老实巴交、不大出门的父亲不知怎么就

常常没影了，家里也常常来些陌生的男人，说是求医，来了

就和父亲躲进仓房里，叽叽咕咕说些什么。小黎侠就在这

时候认识了领导宁安县抗日的共产党人朱守一、李范五等

人。朱守一常把自己打扮成黑不溜秋的农民模样，弓着腰，

拖着脚，两手揣在袖口里。小黎侠眼尖，见朱守一皮肤细

白，说话办事文里文气的，她悄悄问：朱叔叔，你准保不是庄

稼人，你是念过书的。

别瞎说！父亲一巴掌扇过来。

后来黎侠知道了，朱守一不仅念过书，而且是个有影响

的实业家，在沈阳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罐头厂，还有其它一

些实业“。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秘密加人中国共产党，置万贯

家产和娇妻幼子于不顾，潜入黑龙江深山密林开展抗日斗

争。 年 月，在同日寇的一次血战中，他头部中弹，壮

烈牺牲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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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时代的李范五浓眉长目，身材又瘦又高，说话的声

音很响亮。他是本省穆棱县地方豪绅之子，学业优良，才思

敏捷，被誉为当地的才子，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法政学院。

在东北农村，传统上以大脸盘为美，父母让孩子从小仰面朝

天睡硬枕头，脑袋睡扁了，后脑勺子睡没了，脸也就大起来。

此外，那年月东北人野性，生气时好骂“妈拉巴子”。这两条

特征在关内救亡活动中竟也起了作用。李范五投身救亡运

动后，与一批东北学生在北平横冲直撞，出入各种场合宣传

抗日。守门人一见他们扁扁的脑壳，一听他们骂“妈拉巴

子”，就知道是满肚子怒气、惹不起的东北学生来了，赶紧点

头哈腰抬手请进，当时传开两名顺口溜儿：“脑瓜勺子是护

照，妈拉巴子是免票。”

李范五入党后，毅然返回黑龙江的深山老林投入抗日

斗争。他的绰号“李大个子”在穆棱大地威震敌胆。

小黎侠渐渐发现父亲、姐姐、姐夫、朱守一等人的行动

有些诡秘。那天半夜，姐姐忽然起身拍拍她：晓英，睡着了

么？

她不动，装死睡。

一家人悄悄开门出去了。小黎侠爬起来蹑手蹑脚跟了

出去。从后仓房的门缝中，她看到里面点起小油灯，姐姐举

起右拳，眼睛亮亮的，朱叔叔说一句，姐姐跟着说一句。小

黎侠觉得这事儿挺好玩儿，一推门闯了进去。

好啊，你们干啥呢，咋不带我玩儿？

里面的人大惊失色，父亲猛扑过来一把死死捂住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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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。

这以后，小黎侠就吵吵非参加打鬼子不可。朱守一叔

叔说，这不是玩的，是要命的事儿，你爹不让你参加，是怕你

出事儿。你硬要参加，也得考验考验你。

她说，咋考验都行！

第一次考验，朱守一让她带一封信到十几里以外的一

棵大树下交给一个接头的人。她乐颠颠去了，途中还好奇

地把信打开看了看，信封里只是一张白纸，有些烟灰在上

面。到了那棵树下，果然有一个人背朝她坐在那儿吸烟，像

走路累了坐在那儿歇息。

老大爷，刚才树上有只鸟，咋没了？她说的是暗语。

它朝南头飞了。老大爷没动，说的也是暗语，不过下面

的话就不是暗语了。它翅膀硬了，不服管了！

老大爷一回身，小黎侠吃了一惊，竟是她爹。

爹严肃地对她说，进了组织，你就得有种儿，只能干好，

不能干孬。要是给我丢人，以后就不认你这个闺女！

第二次考验，朱守一要她半夜去三十里以外的坟地，取

回坟头上的一个碗。东北农村历来盛行鬼怪故事，半大孩

子走夜道没有不发毛的。这回，她咬咬牙，豁出去了。哆哆

嗦嗦到了坟地，厉风呼啸，对影摇动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猛地从

暗影里窜出一只狐狸，小黎侠头发根儿都竖了起来，一下昏

过去。半晌，她才忽忽悠悠醒转来，硬挺着找到那只碗，掖

进怀里，回身撒丫子就跑，一路上跌跌撞撞不知摔了多少

跤。回到家，满脸被树枝刮得血糊糊的，碗也摔碎了。她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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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瘫倒在炕上，半天没爬起来。后来她才知道，其实朱叔叔

派了人一直跟在后面，暗中保护她。不过朱守一再三叮嘱

那人，不到有生命危险，千万别出来，不然小丫头真以为冒

出个“鬼”，非吓死不可。

考验终于通 岁的小黎侠成了抗联中最小的战过。

士之一。

年元宵节，鬼子忽发奇想，为粉饰“大东亚共荣

圈”的“歌舞升平”，在宁安县精心组织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大

型灯会，给好些中国小孩发了新衣服和糖果，但规定不许

吃，吃了就杀头，说拍完电影就收回。

小黎侠接受了一项任务，要把几百张传单带进灯会撒

出去。天刚下黑，她打扮成卖布的小商贩，把传单捆在身

上，还有一些藏在布卷里，在敌人刺刀下大大方方进了灯

会。就在满街“有组织”地闹秧歌跑旱船之际，突然，在人头

攒动的街上，在花花绿绿的光影里，飞出一把又一把传单。

传单像隆冬大雪般纷纷扬扬，漫天飘撒，满街人群大乱，叫

喊声、警笛声、鸣枪声此伏彼起。

日本摄影师只好无奈地关掉机器。

狂怒的日军立即封锁了灯会的全部出口，对中国老百

姓挨个搜身。小黎侠还是个不起眼儿的孩子，日军见她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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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伶仃，周身一无所有，一声“八格牙路”，把她踹了出来。

妈呀，疼死我了疼死我了！小黎侠坐在地上一边假装

大哭，一边从指缝中窥探着鬼子，心里直乐。

第二天，因叛徒告密说是一个小女孩干的，宁安县全境

贴出通缉令，悬赏 万金票捉拿撒传单的女孩。凡是十四

五岁的丫头，都由父母领着，保长跟着，在日伪军刺刀的逼

迫下，到通缉令前过审。凡有嫌疑者，立即抓进宪兵队严刑

拷打，死伤无计，一时间全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

小黎侠在村子里呆不下去了。经周保中安排，她在约

定地点找到抗联的地下交通员、一位农家的妇女丁志清。

那时丁志清二十多岁，为防鬼子注意和抓“花姑娘”，她把脸

抹得灰突突的，还梳了个发髻，乍一看像五十多岁的老女

人。

她家是两间矮趴趴的破草房，屋内四壁挂满白霜，三个

孩子挤在破鱼网似的麻花被里早已睡着了，桌上放着几个

菜团子和一碗冻白菜汤。天刚黑下来，外面就传来一阵狗

叫。

快！查夜的来了，跟我走，躲后面仓房去。丁志清噗地

一口吹灭油灯，抱起那床麻花被就走。

炕上的三个孩子露出光溜溜的身子，最小的吃奶孩子

惊醒了，哇哇大哭。

小黎侠不忍心了。丁大姐，你家就这么一床被，给孩子

留下吧。她边说边把那床破被重新盖到孩子身上。零下四

十多度的严寒，小黎侠在后仓房躲了三天三夜，满手满脸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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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大泡。丁志清每天把家里仅有的苞米面做成热气腾腾的

大饼子，准时送进仓房。三个孩子却饿得吱哇乱叫，只能啃

菜团子。

第三天后半夜，丁志清悄悄叫起了小黎侠：上边传来信

儿了，叫你上队去。

咋去？我不认识路啊。

丁志清说，我跟你去。

你送我，不行不行，孩子咋办？黎侠连连摇头。

我不是送你，我也去参加游击队，不过你跟孩子啥也别

说，丁志清找了根草绳紧紧系在腰上，低了头喑哑地说。

进了屋，丁志清搂过小女儿边喂奶，边对大女儿说，你

不是整天要找爸爸吗，妈这就和你晓英姐找你爸去（丁的丈

夫孙万贵是游击队员，那时已去了苏联），估摸一两天就回

来。别忘了，半夜起来把小妹妹尿尿。白天饿了，梁柁上还

挂着几十穗苞米种，你和小二抱磨杆儿拉点细苞米面，做面

糊糊吃吧。

说 丁志清的声音哽咽了，黎侠的眼泪也出来了，她着，

赶紧别转脸，不让孩子看到。丁志清怕露出破绽，没等给孩

子喂饱，赶紧拉着小黎侠就走。两人走出老远，还能听到三

个孩子的哭叫声。

当时，丁志清的大孩子七岁，二孩子四岁，小的还在襁

褓中。但是这位母亲却毅然抛上嗷嗷待哺的亲骨肉，与黎

侠一起进山当了抗联战士。

穷人的孩子就是命硬。这三个孩子奇迹般活了下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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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她们为找母亲，一路乞讨，竟从黑龙江流落到内蒙，成

了流浪儿。直到建国后，丁志清才通过组织找到她们。

像这样在史籍中默默无闻的母亲，在黎侠的记忆中还

有许许多多。

东北抗联所进行的斗争，在整个中国抗战史上堪称是

最为艰苦卓绝的。在长达十四年的漫长岁月里，敌我力量

对比悬殊，敌人反复清剿讨伐，加之严密封山，归屯并户，实

行严酷的“三光”政策。山区人口又极为稀少，一年有半年

的酷冷寒天。因此抗联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，其恶劣与

严酷的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。

黎侠记得，驻扎在牡丹江一带的一支抗联支队隐蔽在

一个村屯里，饿了好几天，实在找不到一点吃的了。一天晚

上，房东李大娘忽然给队伍端上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

饼子。大家欢呼起来，瞪大眼睛一窝蜂扑上去，边吃边问大

娘从哪里搞来的粮食。

吃吧吃吧，问那么多干啥！大娘回身进了炊间。

不大会儿，一个小战士悄悄跑进来说，大娘躲在当院里

哭了。战士们这才觉出事儿有点儿不对。队长最先发觉

了，四面瞅瞅，哑声问：小玉花呢？

战士们疯跑出去找，没有。队长冲到大娘面前，问玉花

哪去了。大娘垂头不语，只是流泪。再三逼问之下，李大娘

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说：俺、俺把玉花卖了！

战士们这才知道，这些喷香的玉米面饼子是大娘卖了

女儿，换回两麻袋苞米面给队伍做了口粮。全支队都呆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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